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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马》是老舍先生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在创作风格上以幽默为主格调，语言风趣、富含哲理。这一

特点的形成，跟他使用语言变异艺术有很大关系。本文将从语音、文字、词汇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小说

《二马》中的语言变异艺术，从而领略老舍语言的风趣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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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r Ma is Mr. Lao She’s last work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creation style, humor is the main style, 
and the language is witty and rich in philosophy. The formation of this characteristic has a lot 
to do with his use of language variation art.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language variation art 
in Er Ma from three aspects of pronunciation, writing and vocabulary, so as to appreciate the hu-
mor of Lao She’s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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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变异”理论，最早由西欧的布拉格学派提出并率先应用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这一学派认为，

文学语言是从美感角度出发的，有美学目的地偏离或违反原语言系统的规则，以达到某种审美效果。所

谓常规语言，就是按照某个语言系统中语音、语法、语义等的规范来组织语词和句子，对客观世界作出

真实反映的语言。而文学语言并不满足于对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表现复杂扭曲的内心世界、抒发异常强

烈的感情或表达某些难以言状的事物时，不得不打破常规语言的束缚，使用一些具有视觉冲击，使人耳

目一新的艺术语言，或许这种语言严重不合规范，表面上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它能从深层次唤起读者

的联想和想象。通过意会，获得审美享受。这种冲破常规语言的局限、对语言进行艺术加工的活动，我

们称之为“语言变异艺术”[1]。 
老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幽默在现当代文学中是相当璀璨耀眼的。在早期的长篇小说中，幽默

化的表达始终是他进行文化批判或刻画人物形象的一种最为重要的方式。身处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

对象，老舍运用幽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总能带给读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展现出幽默的艺

术魅力。《二马》是老舍先生回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于 1928 年在英国完成。作品通过记述商

人老马和儿子在英国的一系列经历，折射出东西方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文字简洁清新、语言朴素自然，

既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地域特色，又显示出作家独特的幽默。下面将从语音、文字、词汇三个方面来

探讨《二马》中的变异语言，体悟老舍先生驾驭语言和活用语言的高超技艺。 

2. 语音的变异 

2.1. 改变音节的内部结构 

语言符号由音和义结合而成，包含“能指”(语音)和“所指”(概念)两方面的内容[2]。二者相辅相成，

没有“能指”，“所指”无从表现；没有“所指”，“能指”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在日常交际中，为

了使谈话顺利进行，说话人首先需要做到发音准确，尽量避免相互间的误解。但是，在特殊的语境中，

为了达到某种表达效果，说话者会有意打破常规，改变音节的内部结构，对原有声、韵、调作出新的调

整，这就是语音的变异。作家运用语音变异，往往是为了展现人物性格特征或追求语音偏差带来的趣味。 
1) “‘你喝什么？’我说。‘你喝什么？’他说。‘我喝灰色剂，’我说。‘我陪着，’他说。我

们一对一个的喝起来了，老家伙真成，陪着我喝了五个，一点不含忽！” 
例 1 出现的“灰色剂”是由“威士忌”这个音译外来词变异而来的，两个词读音相近。有现成的词

不用，却用一个让人一头雾水的词，作者用意何在？其实作者想利用语音的变异来表现亚历山大作为英

国人的自傲，看不起中国的一切，认为中国人无知，所以拿洋人的玩意儿愚弄中国老者，读来非常讽刺。 
2) 马威把一肚子气用力压制着，随便回答了几句，并且告诉她，他们现在喝的叫作“香片”。 
温都太太又叫他说了一回，然后把嘴嗗嘟着说：“杭便，”还问马威她学的对不对。 
“杭”和“香”的韵腹和韵尾相同，“便”和“片”的韵母和声调都相同，“杭便”和“香片”的

发音既不相同，也不相近，但是有一丝半缕的语音联系。通过语音变异，作者描绘出洋人说中国话的真

实模样，别有一般趣味。若是第二处也使用“香片”，就显得平平无奇，没什么可笑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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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语音的附加色彩 

语音的附加色彩通常由几个非音质要素(音高、音强、音长)以及说话的语气、腔调等体现出来。这些

要素经常出现在口语中，在口头表达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对于用文字记录、只可供人们看的书面语

来说，以上要素就失去了效用。作家为表达的需要不得不另辟蹊径，采用其他的办法来弥补，常见的办

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标点符号等各种非文字符号来暗示；另一种是通过文字加以说明。第二种方法在剧

本中普遍存在，小说倾向于第一种。如下： 
3) 我告诉了他，我不愿和中——国——人——一块儿去！ 
“中国人”每一个字后都有个破折号，一字一顿，说明其音长比一般念法要长得多，除此之外，很

可能伴随音高的提升和音强的增大。作者利用语音的附加色彩，充分表现出玛力对中国人反感和厌恶。 

2.3. 象声词的艺术运用 

象声词是对自然界各种声音的模仿，本身没有确定的理性意义，但在文学作品中，恰当地使用象声

词可以取得独特的艺术效果，使语言形象生动，富有活力。《二马》中使用了各式各样的象声词，如：

汽车排尾气的“突突”声、车轮刹地的“磁拉”声、“吧吧”的狗叫声、“几打疙疸”的脚踩楼梯声……

种种声音使所描绘场景更富有立体感。有时候，为了渲染气氛或表达个人的某种心绪，作家常常寓情于

声，临时赋予自然界的声音以自我的情感和思想，使之具有理性意义。例如： 
4) 玛力不会想这些事，啊，玛力要是出嫁，剩下我一个人，更冷落了！冷落！树上的小鸟叫了几声：

“冷落！冷落！” 
温都寡妇回想起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坎坷和磨难，不禁觉得万分凄楚。在这里，作者通过变异小鸟的

叫声，将温都寡妇悲凉的晚境生动地表现出来。 

3. 文字的变异 

3.1. 汉字形体的活用 

5) 他写的是个“ ”字，温都太太绣好之后，给钉倒了，看着——好像“大王八”三个字，“大”

字拿着顶。 
在这段文字里，作者把“美”字颠倒过来书写，乍一看像个艺术字体，歪曲了原来的书写形式，这

完全是由于外国人不认识中国字所闹出的笑话。然而，作者借势又将这一笑话扩大化，把颠倒的“美”

依字形的部件拆分成“大王八”三个字，让人忍俊不禁。 

3.2. 非文字符号的使用 

3.2.1. 用拉丁字母的独特形体来状物 
6) 她的两只小眼睛都睁圆了，薄片嘴也成了个大写的“O”，索子骨底下露着的那点胸脯也红了一

点。 
例 6 用大写的英语字母“O”来描绘温都太太收到礼物后充满惊喜的嘴型，形象逼真，若用文字来

描写，不但所用的字数多，而且其形象远不及拉丁字母形体来得鲜明生动。 

3.2.2. 标点符号的变异用法 
7) 什么？不搁牛奶！怎么喝？！可怕！ 
例 7 连用标点符号，原则上来说是不合规范的，但是在文学语言中，这种变异用法在特定语境中不

但是合理的，而且还可以代替文字表达一定的意思，取得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这里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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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用，表达英国人对喝茶不搁牛奶这种现象的疑惑和震惊。 

4. 词汇的变异 

4.1. 词语的超常用法 

一般情况下，寻常之物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必须是非同寻常的事物，才能刺激人们的神经，引发

关注。作家为了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常常创造性地使用词语，在特定语境中，对某些常规词语的用法

作出临时改变，给读者制造一种陌生感和新奇感，从而实现预期的表达效果[3]。 

4.1.1. 量词的超常用法 
8) 往下看，只看见一把儿一把儿的腿，往上看只见一片脑袋一点一点的动。 
在例 8 中，老舍先生别出心裁地用“一把儿一把儿”来形容腿，像是说筷子似的。仔细想来，也不

无道理。二十世纪初，在穿惯了肥大裤子的中国人眼中，又长又直“不会打弯儿”的洋人的腿，配上直

溜的西裤，可不就像一把把筷子吗？用量词“把”构成的数量短语来修饰“腿”，既直观形象地描绘出

腿的轮廓，又反映出街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的热闹场面。 
9) 一条不很高的鼻子，因为脸上不很胖，看着高矮正合适。 
用于修饰“鼻子”的量词，最常见的是“个”，在句中，却用“条”作“鼻子”的量词，显得十分

新奇，属于超常用法，其目的是突出马威不太协调的面部构造。 

4.1.2. 名词的超常用法 
10) 中国城有这样的好名誉，中国学生当然也不会吃香的。 
“名誉”是一个褒义词，在本句中褒词贬用，偏离了原词的感情色彩。作者通过这种超常用法，充

分反映中国人在国外所处的窘迫境遇，极具讽刺意味。 

4.1.3. 动词的超常用法 
11) 李子荣抓了抓头发，还是笑着说：“你上床去睡，我照顾照顾这个躺椅。” 
“照顾”本义是“关心；优待；照料”，在这个语境中显然是“睡”的意思，作者偏离原义，给它

临时赋予新义，使语言变得幽默。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许只有李子荣这种风趣的讲话方式才能让马威

安心地睡在床上，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李子荣的善解人意。 

4.1.4. 形容词的超常用法 
12) “喝完了酒，更新新了，那个老家伙给了酒钱。……”他问马老先生。 

形容词受到“很”“更”等程度副词的修饰时，不能重叠出现。“更新新了”中，形容词“新”重

叠为“新新”并受到程度副词“更”的修饰，打破了常规用法，以引起读者注目，进而体味亚历山大在

谈到中国各种怪现象时表现出来的惊奇之态。 

4.1.5. 术语的超常用法 
13) 肚子有点空，可是胸口堵得慌，嗓子里不住的要呕，一嘴粘涎子简直没有地方销售。 
14) 它冷不防往上一扑，她腿一软，坐在门儿里边了，托盘从“四平调”改成“倒板”，哗啦！ 
例 13 的“销售”是个商业术语，与毫无价值的“粘涎子”搭配在一起实在荒唐可笑。例 14 的“四

平调”“倒板”均属于戏曲术语，用在该句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托盘在端送中被打翻的动态过程。 

4.2. 词语的超常拆分 

词是由词素构成的，从词素的多少方面来看，可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4]。单纯词是由一个词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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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包括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如“天、囫囵、巧克力”等，但无论音节多少，词素作为语言中最小

的有音又有义的结构单位，不能被拆开来使用。合成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构成的词，包括派生

词和复合词，如“开关、老鹰、爸爸”等，同样地，由于合成词的整体意义并非各词素意义的简单累加，

因此也不可以随意拆分(除部分离合词外)。文学作品中，出于表达需要，将本不可拆分的词语进行拆分，

能使语言新鲜活泼，富于表现力和吸引力。 
15) 我只是每天早晨去，一点钟走，正合我的适。 
“合适”是个单纯词，两个音节组合起来共同表达一个意思，不能随便拆分，作者故意将它拆开使

用，变异成“合我的适”。这就比常规说法“正合适”新奇得多，使读者从中感到李子荣的俏皮有趣。 

4.3. 词语的超常改装 

一个新词语的产生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构词必须合乎语法规则，其次要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

由此可见，新词的产生具有社会性，绝不是个人随意创制出来的。文学作品中，作家出于塑造人物形象

或表达感情的需要，往往按照已有词语的格式临时创造出一些特殊词语，这些词语都不属于新词的范畴，

一般没有固定的理性意义，脱离特定的语言环境后就很难理解。例如： 
16) 马先生对于“狗学”和“科学”一样的没有研究，只好敷衍她几句。 
老舍先生根据“科学”这个构词格式，创造出一个临时词语“狗学”，使临时词语与原词语形成一

种“类推”关系，这是根据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而创造的。通过词语的超常改装，作者将代表老一派中

国人的马老先生思想落后、闭塞，不求上进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 
17) 管他李子荣，张子荣呢！ 
“李子荣”是该小说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张子荣”是根据“李子荣”这个名字临时仿造出来的，

是马老先生气急败坏之言。由此，作者向我们展现出一个固执己见、蛮不讲理的老头儿的形象。 

5. 结语 

老舍先生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5]。”

在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老舍先生对于文学幽默化效果的不懈追求。或是通过夸张手法制造

出荒谬而讽刺的场景，或是通过自嘲来揭示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抑或是使用机智的语言和独特的视角

来塑造一个充满智慧与趣味的世界，他总能在文字之间创造出一种让人会心微笑的魔力。这种魔力不只

局限于文本表面的轻松愉快，更深入到读者的心灵深处，使其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语言的魅力，又

能体会到深刻的寓意，从而达到一种思想与审美的双重愉悦。在《二马》这部作品中，老舍有意突破语

音、文字、词汇等种种惯例，创造性地使用词语和组织句子，产生了众多别具一格的语言，充分彰显了

一位“语言大师”驾驭语言的非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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